杰出的以色列音乐家诺阿姆·谢里夫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鲁宾音乐学院录取，主修小提琴。在学期间有幸结识了以色列享誉世界乐坛的“国宝级”作曲家，指挥家诺阿姆·谢里夫（Noam.sheriff）教授，聆听教诲，受益匪浅。

诺阿姆·谢里夫，1935年生于特拉维夫，早年师从犹太音乐泰斗本·哈伊姆（polo.ben.haim）学习作曲，同时期还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研修哲学。谢里夫总是热爱他儿时有着尖秃岩石和温婉沙滩的地中海岸和圣城耶路撒冷。这段青少年时代的经历对他后来的音乐生涯尤其重要，这些古老而令人伤感的风景不仅作为背景，也作为有生命的存在进入了他的音乐。之后他远赴柏林音乐学院和奥地利萨尔茨堡继续深造。天道酬勤，在1957年以色列爱乐乐团为著名的曼恩（Mann）音乐堂落成和对外开放而举行的音乐大赛上，他赢得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大奖。在由指挥大师伯恩斯坦亲自执棒的以色列爱乐成功首演了他创作的《节日序曲》后，谢里夫的作品开始在全国和世界范围内的定期公演。三年后于同一赛事上爱乐乐团将更高的荣誉授予他的交响曲《Song of degree》并携之进行全球巡演。而事实上早在屡获殊荣前，年轻的谢里夫就经常受到世界多个著名交响乐团关注并接受委托为其作曲了。

同时身为才华横溢的青年指挥家，谢里夫是极少几个获得萨尔茨堡音乐学院和指挥大师Igor.Markcvith高度评价的才俊之一。1960年他又赢得了Josef.Krip国际指挥大赛的最高奖项。在这之后的许多年里，谢里夫在不间断创作的同时成功指挥着费城交响乐团，柏林爱乐乐团，纽约爱乐乐团，以色列爱乐乐团，柏林国家歌剧院，及伦敦爱乐乐团等多个著名音乐团体；并发起和创办了以色列Kibbutz室内管弦乐团，他以新一代犹太音乐家的身份活跃于世界乐坛，所到之处，好评如潮。1963至1983年的20年中，谢里夫迈入更高的人生座标，历任鲁宾音乐学院作曲，指挥，音乐学三系主讲教授并于1998年任该院院长。在1984至1986年的科隆音乐学院，他开设的大师班课程至今还作为范本广受德国音乐界的推崇。同年9月，名满世界的爱国音乐大师重归故土继续为国家选材育人的伟大事业。正因为此，谢里夫作为当代音乐摩西（犹太先知）受到了全以色列人民的敬仰和爱戴。

从未踏上过中国土地的诺阿姆· 谢里夫先生对中国文化怀有一份深深的憧憬，家中不仅藏有中国字画，更为《易经》所强烈吸引。作为他的中国学生，我充分感受到一位大师对小辈无私的提携与鼓励，当他将他的作品CD赠送给我，并拉着我的手说：“有一天我一定会去中国！”时，我心中充满了难以复述的感动。2001年夏天，对中国诗词了解甚少的谢里夫，居然仅凭其妹——以色列著名女诗人芭谢娃的翻译和吟诵，就专门为陈毅的《冬夜杂咏》配写了音乐。交谈中他告诉我：“我没有见过这位出色的中国领导人，我也不懂中国的语言，但我为他诗词的意境和气概所感动，中国的诗韵实在是非常的美妙，非常有音乐性，陈毅诗词给了我创作的灵感和翅膀，更使我有机会为《纪念陈毅诞辰100周年》送上以色列人民对他的敬意。”而我也坚信，拥有悠久文明历史并在苦难和纷飞战火中缔结下生死情缘的两国人民将同在世界音乐舞台上奏响中以当代音乐家的作品，让世界都聆听到中以友好新的华章。

由于捕捉并融合了西方音乐和古代地中海国家的音乐元素，谢里夫的作品汇聚东西，妙相自成，堪称以色列“地中海学派”当之无愧的继承人。音乐风格的多变映射出性格的多面，生活中的谢里夫醉心绘画，因此更讲究音乐中的色彩和效果。在他身上既有热情，幽默和幻想，又有含蓄，宁静和善良。在他创作的，由指挥家祖宾·梅塔，小提琴家伊扎克·帕尔曼，歌唱家多明戈共同出演的《犹太人的流亡生涯》，《大屠杀》，《三千年的耶路撒冷》三部交响组曲中，我与全世界的听者一起碰触到正在流浪、死亡中犹太人民那空茫无序的眼神里深切又永不消逝的希望之光，这光芒将被地理隔绝的犹太之魂交织在音乐中。这样，看似孤立的民族便有了一种心理与音乐的关联和呼应。他是在用音乐向世界倾诉——这部质朴而悲凉，徐缓而诚挚的宗教合唱，用一种自然的声音抚慰着这个悲情民族的一颗颗蒙尘之心。他的作品如不会褪色的地中海水，在不知不觉中把人引入一个脱俗的世界。他的音乐曾令不少人落泪，但泪水之后总能从中获得抚慰与鼓励。这位杰出的音乐家正与本·哈伊姆，米勒，帕尔曼，古斯塔夫·马勒等大师一起，共同辉映着以色列俊朗的蓝天，传奇着犹太当代艺术史。

如果你愿意， 

就和我一起，

聆听这曲源自心灵的大地之歌……
                                          叶紫 于特拉维夫

